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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 a t u r e

毛
太
公
折
騰
好
一
會
，
才
命
人
用
鐵
鎚
打
開
後

園
門
鎖
，
﹁
兩
頭
蛇
﹂
解
珍
、
﹁
雙
尾
蠍
﹂
解
寶

兄
弟
二
人
，
入
後
園
一
看
，
竟
然
沒
有
那
頭
中
了

藥
箭
的
老
虎
。

毛
太
公
遂
指
解
氏
兄
弟
可
能
看
錯
。

解
氏
兄
弟
乃
獵
戶
，
捕
捉
獵
物
經
驗
豐
富
，
觀
察
了

後
園
環
境
，
解
寶
對
解
珍
說
是
剛
才
大
蟲
滾
下
來
的
地

方
，
草
也
壓
平
了
，
而
且
有
血
漬
，
﹁
必
是
伯
伯
家
莊

客
抬
過
去
了
。
﹂

毛
太
公
連
忙
分
辯
。

解
珍
心
中
有
數
，
仍
尊
重
毛
太
公
，
道
：
﹁
伯
伯
，

你
須
還
我
這
個
大
蟲
去
解
官
。
﹂

毛
太
公
再
分
辯
，
說
道
自
己
好
意
招
呼
二
人
，
二
人

卻
撒
賴
自
己
命
抬
走
莊
客
大
蟲
。

解
寶
脾
氣
猛
烈
，
指
出
毛
家
莊
也
委
了
官
府
甘
限

文
書
，
卻
沒
有
本
事
捕
捉
老
虎
，
現
在
把
我
兄
弟
獵

得
的
據
為
己
有
，
抬
往
官
府
請
功
，
害
我
兄
弟
受
罰

限
棒
。

毛
太
公
反
唇
相
稽
：
﹁
你
喫
限
棒
，
干
我
甚
事
？
﹂

解
氏
兄
弟
見
毛
太
公
這
麼
一
說
，
氣
得
瞪
大
眼
睛
，

問
毛
太
公
敢
不
敢
讓
二
人
在
莊
內
搜
一
搜
。

毛
太
公
聞
言
，
惱
羞
成
怒
，
喝
道
：
﹁
我
家
比
你

家
，
各
有
內
外
，
你
看
這
兩
個
叫
化
頭
倒
來
無
禮
。
﹂

以
此
看
來
，
毛
太
公
處
世
之
道
，
仍
未
到
爐
火
純
青

境
界
。
這
頭
中
了
藥
箭
的
老
虎
，
仍
在
莊
上
與
否
？
心

中
有
數
。
只
不
過
財
大
氣
粗
，
平
時
慣
於
頤
指
氣
使
，

今
番
對
解
氏
兄
弟
諸
多
刁
難
，
種
下
禍
根
。

話
說
回
解
氏
兄
弟
，
焉
可
忍
受
毛
太
公
的
奚
落
，

只
見
解
寶
搶
近
廳
前
，
郤
尋
找
不
㠥
老
虎
，
不
由
得

無
名
火
起
三
千
丈
，
便
在
廳
中
搗
亂
，
打
碎
㟜
椅
。

解
氏
兄
弟
同
心
，
解
珍
亦
出
手
攀
折
欄
杆
，
打
將
入

去
。毛

太
公
見
狀
，
大
叫
：﹁
解
珍
、
解
寶
白
晝
搶
劫
。
﹂

解
氏
兄
弟
搗
毀
廳
前
的
㟜
㟜
椅
椅
，
見
到
莊
上
亦
已

嚴
陣
以
待
，
自
己
只
兄
弟
二
人
，
勢
單
力
薄
，
有
云

﹁
好
漢
不
吃
眼
前
虧
﹂，
連
忙
步
出
門
外
，
指
㠥
莊
上
大

罵
：
﹁
你
賴
我
大
蟲
，
和
你
官
司
裡
去
理
會
。
﹂

二
人
正
大
罵
之
際
，
只
見
有
兩
三
騎
，
引
㠥
一
夥
隨

從
，
投
莊
而
來
。
解
珍
認
得
是
毛
太
公
兒
子
毛
仲
義
，

便
對
毛
仲
義
說
是
莊
客
捉
了
他
的
老
虎
，
你
家
爹
爹
不

但
不
歸
還
，
反
而
﹁
顛
倒
要
打
我
兄
弟
兩
個
﹂。

毛
仲
義
聽
了
，
說
是
鄉
下
人
不
更
事
，
瞞
㠥
毛
太

公
，
請
解
氏
兄
弟
﹁
不
要
發
愁
，
隨
我
到
家
裡
，
討
還

你
便
了
。
﹂

解
珍
、
解
寶
兄
弟
二
人
，
不
虞
有
詐
，
乃
隨
毛
仲
義

再
度
入
莊
，
討
還
公
道
。

解
氏
兄
弟
隨
毛
仲
義
入
莊
，
還
未
有
坐
下
，
毛
仲
義

便
叫
關
上
莊
門
，
喝
一
聲
﹁
下
手
﹂，
用
時
下
的
潮
語

來
講
，
乃
為
﹁
吹
雞
、
拉
閘
、
放
狗
﹂。
說
時
遲
那
時

快
，
廊
下
湧
出
二
三
十
個
莊
客
，
連
同
隨
毛
仲
義
來
莊

的
公
差
，
一
擁
而
上
，
綁
了
解
珍
、
解
寶
兄
弟
。

俗
語
有
云
﹁
不
怕
直
中
直
，
須
防
仁
不
仁
﹂。

毛
太
公
一
家
指
此
虎
為
毛
家
獵
得
，
賞
金
還
屬
次

要
，
主
要
的
是
享
有
替
地
方
除
害
美
譽
，
提
高
自
己
的

地
位
。
有
了
地
位
，
何
愁
財
帛
不
至
。

︵
細
說
水
滸
．
二
五
○
︶

到
了
成
都
，
導
遊
小
姐
第
一
句
話
便
和

我
們
開
玩
笑
。
她
說
，
飛
機
降
落
之
前
，

你
們
有
沒
有
聽
到
成
都
城
市
的
特
殊
聲

音
？

大
家
感
到
愕
然
，
飛
機
降
落
時
，
只
有
引
擎

的
噪
音
，
哪
能
聽
到
陸
地
上
的
響
聲
？

導
遊
小
姐
說
，
成
都
的
噪
音
，
就
是
打
麻
將

的
聲
音
，
大
家
聽
了
哈
哈
大
笑
。

我
以
前
來
過
成
都
多
次
，
的
確
成
都
人
打
麻

將
的
娛
樂
十
分
普
及
。
曾
有
一
次
經
過
一
個
大

公
園
，
鳥
語
花
香
、
林
蔭
處
處
，
居
然
在
公
園

裡
擺
上
近
百
㟜
的
麻
將
，
蔚
為
奇
觀
。
現
在
禁

止
在
公
園
裡
擺
麻
將
㟜
了
，
這
種
熱
鬧
情
況
已

不
可
見
。
但
據
說
仍
有
一
些
小
吃
店
主
，
因
為

打
麻
將
而
暫
時
關
門
不
做
生
意
的
。

在
街
頭
，
到
處
有
﹁
機
麻
﹂
這
個
詞
兒
出

現
。
甚
麼
叫
﹁
機
麻
﹂
呢
？
就
是
機
械
化
的
麻

雀
㟜
，
打
麻
將
打
到
機
械
化
，
也
可
謂
先
進
了

吧
。成

都
又
被
譽
為
﹁
三
堵
﹂，
甚
麼
是
﹁
三
堵
﹂

呢
？
就
是
第
三
個
堵
車
嚴
重
的
城
市
。
﹁
首
堵
﹂

大
家
是
知
道
的
，
就
是
首
都
北
京
。
二
堵
據
說

是
廣
州
，
而
成
都
居
然
超
越
上
海
和
深
圳
，
成

為
﹁
三
堵
﹂，
也
可
說
為
西
南
城
市
爭
一
口
氣

了
。成

都
小
汽
車
之
多
，
據
說
有
一
百
八
十
萬
多

輛
，
加
上
其
他
各
類
機
動
車
，
恐
怕
逾
三
百
萬

輛
，
這
是
我
瞎
估
計
的
。
街
道
並
不
狹
窄
，
但

密
密
麻
麻
的
車
龍
，
在
上
下
班
時
間
簡
直
寸
步

難
行
。
我
們
是
﹁
官
式
﹂
訪
問
，
有
公
安
車
輛

開
路
，
否
則
每
次
活
動
必
然
費
時
失
事
。

成
都
街
頭
和
各
種
報
紙
，
都
有
大
幅
的
汽
車

售
賣
廣
告
。
各
種
優
惠
，
分
期
付
款
，
不
一
而

足
。
大
概
成
都
被
視
為
二
線
城
市
，
汽
車
銷

售
，
方
興
未
艾
。
正
像
上
海
大
眾
汽
車
在
︽
華

西
都
市
報
︾
上
刊
登
大
幅
廣
告
的
標
題
：
﹁
對

於
人
生
的
高
度
，
我
從
未
設
限
！
﹂

成
都
和
周
邊
的
高
速
公
路
網
很
好
，
連
通
往

三
年
前
大
地
震
災
區
的
汶
川
、
水
磨
等
地
的
公

路
都
已
完
全
修
復
。

交
通
應
是
﹁
先
行
官
﹂，
災
區
重
建
，
搞
好
交

通
，
實
是
明
智
之
舉
。

在
包
裝
年
代
，
這
似
乎
是
一
個
老
土

的
觀
念
，
但
傳
統
智
慧
永
遠
都
時
髦
。

內
地
知
名
影
星
英
達
和
宋
丹
丹
曾
經
是

演
藝
界
一
對
模
範
夫
婦
，
十
四
年
前
離

異
，
但
有
一
對
兒
子
，
跟
隨
媽
媽
。

英
達
離
婚
後
跟
現
任
妻
子
再
生
一
個
兒

子
，
日
前
他
帶
㠥
這
兒
子
上
電
視
台
大
秀
父

愛
，
稱
自
己
如
何
為
兒
子
當
﹁
司
機
保
姆
廚

師
教
練
﹂
等
，
激
怒
前
妻
宋
丹
丹
。
愛
子
心

切
的
她
在
微
博
發
話
：
男
人
可
以
離
婚
、
重

組
家
庭
、
愛
現
妻
和
兒
女
；
也
可
以
攜
子
在

媒
體
前
表
現
父
愛⋯

⋯

﹁
但
我
不
允
許
你
繼

續
傷
害
我
的
兒
子
，
你
不
是
人⋯

⋯

﹂

微
博
內
容
還
透
露
，
這
位
電
視
機
前
的
慈

父
在
長
子
七
歲
時
不
肯
帶
他
出
去
玩
，
十
一

歲
向
他
要
電
話
號
碼
也
未
遂
，
父
子
十
四
年

來
形
同
陌
路⋯

⋯

宋
丹
丹
的
怒
言
引
起
數
以

萬
計
者
的
共
鳴
。
我
無
意
評
論
這
對
昔
日
情

侶
離
婚
誰
對
誰
錯
，
而
是
從
人
文
關
懷
去
看

問
題
。

英
達
有
可
能
正
因
為
之
前
沒
做
好
父
親
，

格
外
珍
惜
第
二
段
婚
姻
的
兒
子
。
他
卻
沒
想

到
，
他
這
樣
公
開
騷
父
愛
的
行
為
會
傷
害
到

大
兒
子
，
尤
其
是
這
兒
子
當
年
如
何
渴
望
父

愛
而
未
果
。
所
以
，
母
親
為
兒
公
開
出
頭
是

情
理
之
中
。

他
的
理
由
也
很
牽
強
：
離
了
婚
就
沒
有
聯

繫
的
必
要
，
不
找
兒
子
是
為
了
他
好⋯

⋯

夫

妻
離
婚
之
後
是
否
可
以
做
朋
友
或
需
不
需
要

做
？
因
人
而
異
；
但
父
母
離
婚
後
還
是
孩
子

的
父
母
，
這
是
無
法
改
變
的
事
實
，
而
孩
子

需
要
父
愛
的
心
理
是
正
常
的
。

幸
福
不
是
不
可
以
分
享
，
但
分
享
時
要
看

時
機
、
對
象
和
環
境
。
就
像
一
個
女
人
在
失

戀
朋
友
面
前
，
大
講
她
和
男
朋
友
如
何
相
愛

和
幸
福
，
這
不
但
是
自
私
行
為
，
更
可
說
是

心
理
變
態
。

有
些
涉
及
第
三
者
的
婚
戀
也
有
同
樣
問

題
，
如
果
你
﹁
不
幸
﹂
成
為
第
三
者
，
又

﹁
有
幸
﹂
成
功
﹁
坐
正
﹂，
你
有
權
去
享
受
你

的
愛
，
但
別
在
人
前
炫
耀
，
這
是
禮
貌
和
修

養
。相

愛
容
易
，
相
處
難
，
做
人
更
難
；
但
我

們
都
要
學
㠥
做
，
留
一
點
愛
的
空
間
給
別

人
，
把
你
的
幸
福
收
藏
。

台
灣
來
的
朋
友
用
興
師
問
罪
的
口

吻
對
我
說
：
﹁
你
把
人
家
亞
視
的
節

目
﹃
把
酒
當
歌
﹄
寫
成
﹃
對
酒
當

歌
﹄，
錯
了
，
知
道
嗎
？
你
到
底
有

沒
有
看
人
家
的
節
目
的
？
﹂

我
心
裡
雖
然
知
道
錯
了
，
也
感
覺
慚

愧
，
但
想
起
台
灣
從
民
進
黨
到
最
近
親
民

黨
最
拿
手
的
辯
護
手
段—

硬
拗
，
我
嘴

巴
便
不
認
錯
，
還
和
朋
友
拗
起
來
。

我
說
，
將
﹁
把
酒
當
歌
﹂
寫
成
﹁
對
酒

當
歌
﹂，
嚴
格
來
說
一
點
錯
也
沒
有
。
因
為

節
目
中
人
才
可
以
把
酒
拿
起
來
喝
，
作
為

觀
眾
，
又
不
能
把
酒
拿
到
，
也
就
是
說
我

們
把
不
到
酒
，
只
能
面
對
酒
，
看
㠥
主
持

和
嘉
賓
喝
的
份
，
這
不
就
是
他
們
把
酒
，

我
們
對
酒
嗎
？
而
且
我
們
是
絕
大
多
數

啊
，
怎
麼
能
錯
呢
？

另
外
，
把
酒
當
歌
會
令
人
誤
會
，
主
持

人
和
嘉
賓
都
喝
醉
了
，
把
酒
當
成
歌
來

唱
，
不
喝
了
。
對
㠥
酒
，
不
管
你
有
沒
有

喝
醉
，
都
只
能
唱
真
的
歌
，
不
會
把
酒
當

成
歌
，
對
不
對
？
所
以
，
把
酒
當
歌
也

好
，
對
酒
當
歌
也
罷
，
只
要
不
醉
，
只
要

是
明
眼
人
，
都
知
道
其
實
意
義
上
是
毫
無

差
別
的
，
都
是
面
對
㠥
那
杯
紅
酒
，
對
世

事
感
懷
一
番
而
已
。

朋
友
也
發
揮
起
台
灣
的
硬
拗
精
神
來
，

說
此
言
差
矣
，
台
灣
人
說
去
﹁
把
馬
子
﹂，

是
說
他
去
追
求
女
孩
，
十
劃
還
沒
有
一

撇
。
如
果
說
是
去
﹁
對
馬
子
﹂，
就
已
經
面

對
面
了
，
十
劃
有
了
幾
撇
了
，
能
說
情
況

相
同
嗎
？
錯
了
就
是
錯
了
，
靠
硬
拗
拗
得

回
來
嗎
？

拗
不
拗
得
回
來
，
當
然
說
不
準
，
但

是
，
只
要
有
人
信
就
萬
事
Ｏ
Ｋ
了
，
對
不

對
？
台
灣
的
民
進
黨
員
，
多
數
都
很
會
硬

拗
，
把
民
眾
當
成
傻
瓜
，
但
不
是
還
擁
有

那
些
深
綠
的
基
本
盤
嗎
？
可
見
這
世
上
，

不
少
人
是
把
別
人
當
成
傻
瓜
和
笨
蛋
的
，

對
不
對
？
如
果
不
把
別
人
當
成
﹁
傻
仔
﹂，

民
進
黨
還
有
存
活
的
空
間
嗎
？
對
不
對
？

拗
雖
然
是
拗
，
不
過
，
錯
就
是
錯
，
所

以
，
亞
視
和
讀
者
們
，
把
﹁
把
酒
當
歌
﹂

寫
成
了
﹁
對
酒
當
歌
﹂，
應
該
要
在
此
說
聲

對
不
起
囉
。

對與把

喜
愛
郵
輪
旅
遊
的
人
都
說
：
舒
適
、
安

全
、
不
用
每
晚
執
拾
行
李
、
美
食
不
停
供

應⋯
⋯阿

拉
斯
加
旅
程
搭
乘
的
是
美
國
公
司
營

運
的
﹁
嘉
年
華
﹂
號
系
列
郵
輪
，
船
長
九
百
六

十
呎
，
吞
吐
量
八
十
八
點
五
噸
，
擁
有
超
過
一

千
房
間
，
可
以
容
納
超
過
二
千
乘
客
，
單
是
船

上
工
作
人
員
已
有
近
千
人
。

船
上
餐
飲
質
素
一
直
是
乘
客
挑
選
郵
輪
公
司

的
先
決
條
件
，
二
十
四
小
時
全
天
候
供
應
國
際

美
食
的
自
助
餐
廳
，
一
日
六
餐
︵
早
、
午
、
晚

三
餐
外
，
還
包
括
早
上
輕
食
、
下
午
茶
及
夜

宵
︶，
幾
乎
是
任
何
時
間
都
有
食
物
供
應
！
此

外
，
船
上
還
有
一
間
高
級
西
餐
廳
及
一
個
扒

房
，
提
供
正
式
的
西
餐
膳
食
，
全
部
免
費
。
雖

然
質
素
不
是
最
佳
，
但
服
務
水
準
一
流
，
饞
嘴

腌
尖
如
我
，
也
要
給
它
打
個
八
十
分
。

西
餐
廳
的
餐
單
，
每
餐
都
有
多
類
型
食
物
選

擇
，
有
趣
的
發
現
是
食
客
很
多
時
都
喜
歡
多
叫

幾
個
餐
點
︵
這
是
餐
廳
容
許
的
︶，
款
款
都
只
試

食
少
許
，
不
免
造
成
浪
費
。

以
一
星
期
七
天
的
航
程
計
算
，
郵
輪
要
供
應

約
二
千
三
百
位
乘
客
及
一
千
個
工
作
人
員
的
膳

食
；
消
耗
超
過
二
萬
磅
肉
類
、
一
萬
磅
家
禽
、

二
萬
五
千
磅
的
雜
糧
；
提
供
的
果
汁
、
咖
啡
及

茶
飲
足
夠
填
滿
三
個
標
準
游
泳
池
。
膳
食
部
門

是
船
上
最
大
的
人
力
資
源
所
在
，
共
有
四
百
三

十
位
工
作
人
員
，
包
括
一
百
一
十
五
位
廚
師
、

一
百
九
十
七
位
餐
廳
服
務
員
、
五
十
四
位
酒
吧

侍
應
、
四
十
六
位
廚
房
助
理
及
十
一
位
餐
飲
設

計
師
。

面
對
如
此
驚
人
數
字
，
不
能
說
不
嚇
人
！

然
而
，
我
最
滿
意
的
一
餐
卻
是
在Ju
n
eau

︵
朱
諾
市
︶
自
費
吃
的
午
餐
，
就
在
郵
輪
停
泊
的

碼
頭
附
近
，
一
間
路
邊
露
天
小
食
店
，
一
個
人

大
啖
了
三
磅
半
的
阿
拉
斯
加
大
蟹
！

食在阿拉斯加

童年時候常見鳳仙花。鄰居的馬來人和印度人，
將它拿來染指甲，染得十指紅紅，包括手掌也擦得
一層鮮艷，不單只紅了指甲。後來聽說有一種花叫
指甲花，便以為那是鳳仙花，很久以後才曉得弄錯
了。
離開童年，城市的範圍漸漸擴大，鄉野被趕到更

遠的郊外，住處附近少了許多花樹，代替的是一棟
棟新建的屋子。原本栽花種樹的地方益發減少，既
不知感慨，也不懂惋惜，只是熱切地盼望自己快快
長大。
長大到可以用鳳仙花把十指染得鮮紅。
原來無需焦灼渴盼，不只是長大，就連老去也是

很快的。明白這道理時，已經是過了很久以後。再
遇見鳳仙花，竟是在圖畫裡。簡單而有力的筆法，
直挺的綠色莖幹，花朵以艷而不俗的色彩暈染渲開
在白色的宣紙上，大師齊白石將數棵鳳仙花畫在石
頭旁，細細瞧望，彷彿又回到鄉下，回到童年的時
光。
熟悉又陌生的鳳仙花，它的名字樸素而鄉土。它

的花既不如牡丹般長㠥驚人的厚實花瓣且散發濃郁
的香氣，更不似玫瑰那樣名字和花型皆扣人心弦，
比不上向日葵的璀璨明亮風姿，更沒有好大一朵薔
薇的絢艷，然而就因樸實無華秀氣淡雅，它更適合
長在鄉間的小屋旁，給幽靜村莊裡小小的屋子增添
些許美好的風情。
種鳳仙花的人，喜歡幾種顏色混合一起植下。粉

紅、桃紅、深紅、紫紅、純白的都集合種在一塊。
當它們開花的時候，就如好朋友結伴，相約好同一
時間你一叢我一叢綻放開來，那從外表看㠥筆直又
好像不夠硬朗的莖幹，彷彿承受不了那麼多花朵一
起盛開的重量，偶爾稍稍傾向一邊，卻從來不會倒
下去。
認識鳳仙花的朋友一致公認這花易生易長，只要

把乾透了的鳳仙花種籽隨手一撒，兩個星期內肯定
可以看見到處茁長出來的花苗。
真的嗎？我質疑。不要怪我，這些年來，不知曾

經撒過多少次，一棵苗也不見冒茁。種鳳仙花對我
的難度之高，甚至使我懷疑，是否撒錯種籽了？
不過，今天市場上的指甲油牌子多，顏色雜，年

輕女孩聽說鳳仙花可染指甲，以為是在講笑話，大
笑起來。

紫薇的玩笑
朋友告訴我：這就是紫薇花樹了。
我完全不相信他：不是吧？
那樹，枝幹很瘦，長相不良，似營養不足，那生

在枝梢頭的花，零零落落細細碎碎，欠缺一份大方
的氣派。尤其那紫色，完全過時，彷彿被大量的雨
水沖洗的時日太長，不得不緩緩褪色的叢花，從前
後左右看起來，無論怎麼樣也和宋代詩人楊萬里詠
紫薇的詩連接不上。「似癡如醉弱還佳，露壓風欺
分外斜。誰道花無紅百日，紫薇長放半年花。」
據說紫薇的花期可從夏日開到秋天，大約有半

年，因此又有百日紅、滿堂紅的美譽。然而，眼前
這棵紫薇花樹，它的賣相實在有夠貌不驚人，過於
殘舊，就算開上百日，缺乏奪目之色，耀眼之姿，
想來沒幾個人要欣賞。
之前在詩中曾多次驚艷，杜牧就曾誇獎：「曉迎

秋露一枝新，不占園中最上春，桃李無言又何在？
向風偏笑艷陽人。」口口聲聲讚美紫薇如梅花一樣
俏麗卻不爭春。然而，真正遇見紫薇，它卻以如此
殘花敗柳和發育不良的面貌呈現，令我有受騙上當
的感覺。
「真的啦，我種了一年多，可能是氣候和土質皆

不適合吧。」朋友顯然清晰地看出我表現得太過明
白的瞠目結舌的懷疑。
之前我聽過，在中國，自唐朝開始，惟有皇家和

當官的府邸裡，方准許種植紫薇花樹，一般普通平
民百姓人家，可不能隨意栽種。
那麼這是一種充滿霸氣的花樹吧？
想像不出來，非常科學地去找有關花的植物字典

查看：「紫薇為千屈菜科，屬落葉喬木，產於亞洲

南部及澳洲北部，高度可達7米，性喜陽光、喜暖
濕、耐陰，耐旱，忌澇，抗寒性強，生長較慢，壽
命長。樹姿優美，花色鮮艷。葉對生，橢圓形，表
面平滑無毛，背面中間有毛。花期6－9月，呈橢圓
形的果實成熟於秋季。花有多種顏色，開白花者曰
銀薇，赤花者曰紅薇，紫中帶藍者曰翠薇，開紫花
者才為紫薇，其中尤以銀薇和紫藍的翠薇為佳品。
因紫為正色，故統稱為紫薇。其根、葉、皮入藥，
有清熱解毒、活血止血之效。」
讀完植物字典，照樣對紫薇充滿幻想，它起碼應

該和牡丹花一樣吧。厚實的花瓣、大朵的外形、奪
目的色彩⋯⋯官家畢竟給人畏懼，照理它還應有一
種強勢迫人的昂揚姿態，再怎麼說，官家的花，總
要有點不同凡響才是。
朋友庭院裡，那棵紫薇花樹，樹身既瘦且小且

矮，細碎的叢花，色澤黯淡無光，如果不是朋友特
別推薦，也許我不會注意它的存在。詩中描寫的
「紫薇開最久，爛漫十旬期，夏日逾秋序，新花繼
故枝」，怎麼可能就是它呢？
想像多年，期待見面，果真有緣相逢，不禁對它

苦笑，因為在感覺上，似乎有人和我開了一個玩笑。

芙蓉的價值
芙蓉花的顏色，隨㠥不同的時間而不停更換。
大自然的巧妙，平凡人如你我，難以了解。
早上的芙蓉花是白的，到了中午，換成淡紅，漸

漸再轉為較深的紅，黃昏時刻，太陽下山以後，紅
色的芙蓉花，並沒有跟㠥陽光的隱退而被漂成更淡

的淺紅，或是漸漸回轉為早上的白色，反而益發絢
艷，濃郁地火紅了起來。
因此要說芙蓉花到底是甚麼顏色呢？有人說㠥說

㠥，最後吵起架來。美麗的花也許沒有想到會引起
人的戰爭。說實在的，花的嬌美確實堪比女人，歷
史上引發戰爭的女人可多了，不然便不會有禍水的
別稱，因此鮮花讓人吵架亦不足為奇。
讀王維在《辛夷塢》寫的芙蓉，卻另有一番意

境。
「木末芙蓉花，山間發紅萼，澗戶寂無人，紛紛

開且落。」
又稱木芙蓉的芙蓉在山中開出紅色的花，寂寥清

冷的水邊，沒有一個人過來欣賞，芙蓉花依舊悄悄
地綻開，靜靜地凋零。
有人將此詩解為詩人以綻開的花卻無人觀賞來描

寫懷才不遇的惆悵心酸。
然而，如果用另一個角度來看，芙蓉花自在地

開，自在地落，它的價值並沒有因為有人來觀賞它
而增添，也不因無人觀看它而減低，它並沒有因為
遇到你或者沒遇見而有任何損失。
芙蓉的顏色在有陽光或無陽光的時間有所改變，

那是你眼睛所見，顏色的轉換對於芙蓉的本質完全
沒有不同。不管它是甚麼顏色，它都是那一朵美麗
的芙蓉花。
你為它爭吵，為它惆悵，那是你陷入了你自己或

是整個社會規定的價值觀裡。
至於你個人究竟是怎麼看待的呢？你想過了嗎？
是不是先冷靜思考一下，再仔細來說芙蓉。

據為己有

「機麻」和「三堵」

韋基舜

客聚

黃
梅
戲
︽
孫
成
打
酒
︾，
不
管
是
新
編
還
是

舊
戲
，
題
材
就
不
是
後
花
園
小
姐
贈
金
那
些

情
節
，
就
算
疑
似
贈
金
，
故
事
也
新
：

補
鞋
店
子
學
徒
孫
成
為
師
父
到
小
酒
肆
打

酒
，
比
他
年
長
的
店
主
女
兒
桂
英
喜
歡
他
，
捉
弄

他
好
幾
次
之
後
，
生
了
感
情
就
認
了
他
做
弟
弟
，

以
後
這
個
小
弟
來
打
酒
就
不
收
錢
了
，
孫
成
的
師

父
窮
到
沒
錢
打
酒
，
酒
還
是
天
天
打
來
，
因
此
懷

疑
徒
弟
偷
錢
，
孫
成
不
甘
受
辱
，
生
氣
要
離
開
鞋

店
，
可
是
走
得
不
容
易
，
非
要
償
還
十
㛷
贖
身
錢

不
可
，
哪
裡
籌
錢
呢
？
路
上
巧
遇
剛
為
母
親
收
賬

回
店
的
桂
英
，
懷
春
小
阿
姐
早
就
愛
上
這
個
戇
小

弟
，
知
道
孫
成
難
處
，
索
性
便
把
為
母
親
收
來
多

年
的
酒
賬
全
給
了
他
贖
身
，
寡
母
看
女
兒
空
手
而

回
，
雖
然
心
痛
，
可
是
由
於
愛
女
心
切
，
最
終
還

是
答
應
招
孫
成
為
婿
。

那
邊
廂
單
身
了
幾
十
年
的
師
父
，
捨
不
得
離
開

這
個
徒
兒
，
也
寧
願
認
了
他
做
乾
兒
子
不
要
贖

金
，
而
且
希
望
撮
成
小
兩
口
子
的
姻
緣
，
好
等
早

日
添
個
媳
婦
過
門
，
說
親
時
酒
家
寡
母
老
不
肯
讓

女
兒
嫁
出
去
，
一
定
要
孫
成
入
贅
，
師
父
也
不
肯

讓
步
，
一
定
要
媳
婦
入
門
，
兩
老
爭
論
到
難
分
難

解
時
，
桂
英
和
孫
成
心
生
一
計
，
反
而
為
母
親
和

師
父
做
了
媒
人
，
最
後
就
連
老
皮
鞋
匠
也
入
贅
酒

家
，
從
此
一
店
兩
業
，
補
鞋
賣
酒
一
家
四
口
樂
融

融
。這

戲
新
在
哪
裡
？
一
，
新
在
認
同
了
姐
弟
戀
，

有
意
無
意
間
趕
上
今
日
新
潮
流
；
二
，
新
在
鼓
勵

上
了
年
紀
的
孤
寡
家
長
，
男
的
不
要
因
為
做
了
幾

十
年
王
老
五
，
就
打
定
主
意
獨
身
終
老
；
女
的
不

要
因
為
兒
女
大
了
，
白
白
錯
過
第
二
春
；
三
，
沒

有
階
級
歧
視
舊
觀
念
，
酒
家
老
闆
娘
自
始
至
終
沒

有
看
不
起
皮
鞋
匠
，
皮
鞋
匠
也
沒
有
因
為
自
己
地

位
懸
殊
而
自
卑
，
門
當
戶
對
每
每
是
中
西
戲
劇
熟

爛
了
的
悲
劇
題
材
，
︽
孫
成
打
酒
︾
完
全
不
沾
半

點
哀
愁
，
只
帶
出
了
母
女
師
徒
之
愛
，
不
是
大
喜

劇
，
也
是
賞
心
悅
目
的
溫
馨
倫
理
劇
，
合
情
，
也

合
理
。

誰說戲曲老土？

百
家
廊

朵
　
拉

把幸福收藏

鳳仙的指甲（外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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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仙花 網上圖片 ■芙蓉花 網上圖片


